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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际体系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历史时刻，单极秩序在削弱，多极力量在崛起，中国成为新的世

界秩序构建过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越来越深地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中，中国的外交理念与实践也发

生变革。在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中东地区政治格局也发生了变化。在外部势力影响有所减弱的情况下，

多支力量兴起并日趋活跃。欧美等大国之间的关系演变及政策变化将对中东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中

国的中东外交将变得更加积极和富有进取性，同时也更加重视多边合作及与欧美等大国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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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变化中的国际秩序与日益融入世界的中国 

 
当今世界发生着深刻而迅速的变化，国际体系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历史时刻。在这样的时代背

景下，国际秩序将呈现怎样的特点？美国外交学会主席理查德·哈斯 2008年 5月在美国《外交》
双月刊上发表的一篇题为《无极时代》的文章，对人们先前普遍认为国际秩序将走向多极的想法

提出了挑战。哈斯认为，虽然当今世界看似多极秩序，但这只是“不尽可信的表象。”21 世纪国
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将是无极秩序：“世界不再由一两个或多个国家支配，而是受几十个拥有并

运用各种力量的角色控制。”全球化加强了无极特征，并且给美国及其他许多国家带来的后果基本

上是负面的。
[1]
英国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亚当·罗伯茨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认为一种“无

极”世界秩序，即一种国际关系体系正在形成。它既不像冷战时期那样依靠两个或三个大国，也

不像冷战结束初期产生的由美国领导世界的梦想那样受一个国家主宰。“在世界范围内的不同地区

和危机中，由不同的国家或联盟担任领导的‘无极世界’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2]
但也有日本学者

认为，21 世纪的国际秩序既非单极支配，亦非多极结构，也并非无极状态，“即将到来的是‘集
极’时代。”即“以美国为中心，集结多个中小规模‘极’，汇聚各‘极’力量的新世界体制。”

 [3]
 

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究竟会产生何种世界秩序，当今国际关系的特点究竟是趋向“多极”还是

“无极”抑或“集极”，并不是本文要论述的重点。本文引述以上观点意在指出，尽管对于当今国

际秩序的变化有诸多不同说法，但人们依然可以从中找到共同点。其一，当今世界，单极秩序在削

弱，多种力量在崛起；其二，在新的世界秩序构建过程中，中国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前些年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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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四国”、“新兴五国”的说法，2008年 7月在日本北海道洞爷湖举行的八国集团峰会前后，关
于 G8需要扩容的呼声不断，出现了“G9”、“G12”、“G13”乃至“G15”各种意见，而所有提法都
将中国包含其中。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任弗雷德·伯格斯滕最近更是惊人地提出了“G2
构想”(Group of Two)，建议美国和中国“建立一个两国集团，指导全球管理进程。” [4]

 

这种将中国与国际秩序变化紧密捆绑在一起的现象带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改

革开放 30 年来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和潜在实力的承认和期待，希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
多、更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主要是反映了西方一些国家的忧虑，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除经济

影响外，还将带来世界权力结构的变化和政治文化与价值观上的挑战。因此，他们希望通过多边

国际制度来制约和规范中国的国际行为。对此，中国认为，旧秩序的结束和新秩序的建立将是漫

长的演变过程，人类社会在这一过程中面临着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积极参与联合国框架内的多

边机制以及其他多种渠道和各种层次的全球治理，“可以在国际和全球层面，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之间发挥更均衡、更多样、更灵活、更正规的作用，这是其他外交形式所不能提供的。”
 [5]32

中国在参与这一进程中通过与诸多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的互动与合作，加速了在全球治理领域的

学习和认知过程，提升了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有利于创建和实现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

展中国家的国际制度安排。 

中国近些年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国际体系，在国际机构中的份量不断增加，在世贸组织、世卫

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同时，中国的地区与全球责任意识也

在不断提高，通过参与创建有利于各国共存共赢的国际安全、政治和经济秩序，与世界各国共同

应对跨国公共问题的挑战。当前，中国已参与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和地区性机制的建设性

行动，通过参与全球性多边对话和谈判在国际防核扩散、军备控制、全球环境治理、世界贸易和

投资，国际反恐等多边国际机制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面对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安全形势呈现出的复杂、多元而又相互交叉的局面，中国的外交

理念与实践也在求变。新形势对中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的制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中国超越

自身局限，站在全球高度确立以谈判与外交的方式参与国际秩序构建。同时将和谐世界的理念融

入更具现实性和可操作性的现代外交实践之中。这些年中国的对外交往变得更积极、更全面，更

活跃，外交理念也在过去所提倡的互相尊重、互利平等和互不干涉的基础上更加主动地加强合作、

增进共识、实现共赢。中国已在改变过去只讲原则、不讲细则的传统习惯，近年来中国国家领导

人在谈及中国对重要国际事务、热点问题和对外关系的看法和立场时，经常会提出一些非常具体

的建设性方案和合作建议，这种做法已受到了国际社会和相关国家越来越多的好评。 

 

二、国际体系转型与中东政治格局演变 

 

在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中东地区政治格局也发生了变化。在外部势力影响有所减弱的情况下，

中东出现了多支力量兴起并渐趋活跃的迹象，其中沙特等海湾国家影响力的迅速上升尤为引人注目。 

得益于近年来国际油价的不断增长和地区形势的总体趋缓，整个中东的经济增长连续 5 年以
超过 5% 以上的速度递增。世界银行称，2007年中东国家 GDP总值达 1.5万亿美元，其中一半来
自海合会国家。另据德意志银行数据，截至 2007年底海合会主权基金已达 3.2万亿美元。海湾主
权基金曾在西方受到阻挠。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逐步缓解，美国财长保尔森于今年 6 月初到海湾
地区游说，希望海湾的主权基金到美国投资。7 月初，法国政府也牵头在巴黎召开相关会议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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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主权基金回归。海湾国家经济实力增强的最新例证是阿联酋的阿布扎比政府近期一举投资 8
亿美元购得纽约地标性建筑——克莱斯勒大楼（Chrysler Building）90%的所有权。 
利用急剧增长的石油收入，海湾国家也在地区事务上日趋活跃，并成为地区政治格局的一支新

兴力量（New player），其影响力不断扩大。作为中东地区第一经济大国，沙特更是逐渐承担了主导
地区事务的责任。2007年以来，沙特积极参与协调黎巴嫩冲突和巴勒斯坦内部矛盾，还主动邀请伊
朗总统内贾德访问利雅得，双方就一系列共同关心的问题作进一步沟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双方

的紧张关系。与此同时，沙特在国际事务中也开始频频亮相：2008年 5月底，沙政府向联合国粮食
组织捐资 5亿美元，帮助缓解全球粮食危机；6月 19日，又在吉达市主持召开紧急石油峰会，主动
增加石油产量，与各国一起寻求解决油价上涨的问题；7月 16～18日沙特还在西班牙召开世界宗教
（Interfaith）大会，邀请包括犹太教学者在内的各宗教学者与会，通过宗教对话，增进了解。 
除沙特外，其他海湾国家也在地区事务中跃跃欲试。仅以卡塔尔为例，卡首相兼外交大臣谢

赫哈马德·本·贾西姆·阿勒萨尼近年来多次穿梭于阿拉伯各国和各地区，从摩洛哥到利比亚再

到也门、巴勒斯坦，用其魅力、技巧和雄厚的资金来调节争端。2008年 5月，卡塔尔邀请黎巴嫩
政府和真主党代表在多哈谈判。在其斡旋下，双方达成协议，结束了 2007年以来黎巴嫩总统“难
产”的尴尬局面。德国《时代》周报认为，海湾国家活跃的外交行动代表了中东的一种新政策，

即“在任何对话都是不可想象的地方进行斡旋。”
[6]
 

当前，中东整体局势趋稳，热点有所降温，中东和平僵局也出现缓解迹象。以色列和有关国

家关系出现松动，与哈马斯达成了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内部冲突双方关系也有所缓和。沙特

在 2002年阿拉伯首脑会议上提交并由与会各阿拉伯国家元首共同签署的《阿拉伯和平倡议》正在
重新得到重视。除沙特等海湾国家外，土耳其、伊朗、以色列、叙利亚等国甚至真主党、“哈马斯”

等这样的组织都在调整政策，以适应中东已经和将有可能发生的变化。 

这种新的力量对比变化也许更容易使各方超越不同派系、面对现实化解敌意，着眼自身利益

而达成妥协。这种妥协有助于该地区稳定，从长远看还有利于中东建立稳定和平衡的安全体系。

但要看到当前中东政治力量的消长变化是建立在非常脆弱的基础之上，这不仅因为导致中东长期

动荡的所有问题几乎都没有得到解决，还因为相关各方目前在解决这些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和利益

差异远大于和解的意愿和共识。并且，中东缺乏一个强有力和行之有效的、能将各方力量整合起

来的地区机制。虽然各主要力量间都一直试图在中东政治进程中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及话语权，但

各种地区力量——无论是老牌的或是新兴的——都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单独掌控局势和决定该地区

和平稳定方向的程度。未来中东的政治格局依然是多变的，中东地区力量之间建立稳定的安全体

系只是一个长远的目标。换言之，国际社会、国际机制以及一些解决中东问题的多边机制在相当

长的时间里依然将在中东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国际力量介入本身及以何种方式、

何种程度介入，各地区力量与各国际力量间的关系如何发展等因素不仅将对地区局势的稳定产生

影响，也将对中东地区政治进程及未来政治格局的构建产生深远影响。 

虽然美国在中东形象如皮尤公司最近的民调所显示的那样“非常糟糕”，在中东影响力也已出

现明显的局限性，但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负责人安德鲁·科胡特和皮尤世界民情项目负责人理查

德·威克尔认为：“只要美国仍是世界上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对美国意图和行动总会有些不安。”
 [7]

过去几年，美国主要是在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政策上失误，才出现形象恶化问题，因此需要利用

重大事件及通过重要政策的调整来改善形象。2008年美国大选对许多国家而言显然是一件大事，
虽然并不一定意味着布什时代的彻底终结，但鉴于此次选举的主题是变革，许多中东国家对新一

届美国政府及其中东政策可能会有新的看法和期待。无论如何，美国依然是中东地区的一支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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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外部影响力量。 

欧美关系近来升温，但欧洲独立在中东发挥作用的想法根深蒂固。欧盟对长期以来只在中东

扮演“慈善家”角色心存不满，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三国外长于 2008年 6月联名撰文，表示在
维护国际安全和稳定的全球责任中，欧洲人应承担起应有的全部责任。三国外长还认为欧盟已有

了《里斯本条约》，将拥有新的决策手段，使欧盟可以发挥一种与其抱负和面临的挑战相适应的作

用。欧洲不能听任中东严重的冲突在其邻近地区永久存在。“欧洲不应当在解决这些冲突中扮演一

种无足轻重的角色。美国已表明它无力独自解决这些冲突，现在是美国接受欧盟助其一臂之力的

时候了。”
 [8]
我们看到，新近担任了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法国已有了“雄心勃勃的”的计划，不仅提

出建立“地中海联盟”，确立了将其重点从巴尔干地区转移到地中海西部的战略目标，法国总统萨

科奇更想“成为中东和平进程的一个仲裁者”。
[9]2008年 6月 23日，萨科奇访问了以色列并应邀

在以色列议会发表演讲。他还邀请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出席 7 月 14 日的法国国庆庆典。此
外，据一些媒体披露，法国与巴勒斯坦“哈马斯”私下也有接触。 

除美欧之外，俄罗斯也是中东传统外部影响力量之一。作为中东和平四方机制及伊核问题六方

机制中的主要一方，俄罗斯一直在中东事务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与美欧保持着既竞争又合作

的关系，发挥着独特的平衡作用。但近年来，俄美关系及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出现了裂痕，尤其是俄

格冲突之后，俄罗斯与整个西方的关系急剧降温。虽然这种关系的变化尚不足以改变俄与几大国际

重要角色之间的力量均势，但其影响肯定将会在包括中东在内的一些地区事务中反映出来。 

在未来几个月里，人们不仅将看到美国诞生一位新的总统，还将看到一个经过调整的新欧盟和一

个更加独立的新俄罗斯。它们又将在国际事务中形成一种怎样的新关系？这种关系的变化将会如何在

它们各自的中东政策上反映出来，并对中东政治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和后果？人们将拭目以待。 

 

三、国际体系转型背景下的中国中东外交 

 
中国的外交理念与实践在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正在发生变革。随着总体外交的日趋活跃，中

国对中东地区事务的参与度不断加深，对这一地区的外交也将有所突破。这主要体现在理念转变

和促进机制的建设上，逐步转变过去不愿过多介入中东事务的方针，采取更积极主动的外交姿态

和行动，以实现维护地区稳定、维护国家利益和外交大局的政策目标。 

中国无意也无力成为中东事务的主导者。但是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国际

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大国际责任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随着中国的国家利益在海外不断拓展，中国

也必然要参与利益所涉地区的区域环境塑造，成为推动区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在中东国家希望

中国发挥作用的呼声渐高的情况下，中国以地区稳定力量之一的定位出现，既符合中国的现实，

也符合中东国家的愿望，且有利于维护中国的利益。 

多年来，中国在中东坚持全方位外交，与中东各国、冲突各方都保持良好的关系，已经形成了

中国中东外交的特色。但是，近年来中国的中东外交更趋活跃和主动，进取意识强烈。在苏丹达尔

富尔问题、伊朗核问题等外交努力中，中国积极斡旋的身影和建设性作用令人刮目相看。一些海外

媒体称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改变，已从一个旁观者变为站在前沿的斡旋者。仅 2007 年，中
国中东特使四下中东，充分利用独有的优势做各方工作，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效果。同年中国还分别

邀请伊拉克总统、以色列总理和伊朗高级代表团来访，反映出全面、平衡和公正的外交特点。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多边领域越来越成为处理国际事务、制定国际规则的重要场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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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越来越重视多边外交，并在中国的中东外交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近年来中东热点问题迭出，

中国的政策是鼓励建立并积极参与各方力量平衡的多边机制。目前中国已经参与了伊朗核问题、

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等多边协调机制，并参加了伊拉克问题国际会议。在中东问题上，中国虽未正

式加入中东和平进程四方机制，但准备参加可能出现的新的多边机制。中国努力推动中东热点问

题的和平解决，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中国和美欧等大国关系比较复杂，同时具有竞争

和合作的双重特点。中国与欧美国家在中东问题上有利益竞争，也有意见分歧。重要的是中国近

年来在中东多边舞台上所展现的强调对话和协调、倡导和谐共存的外交理念和行为，已向世界表

明中国愿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中东地区实现和平的良好愿望，并希望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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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s at a historical moment of renewal. Unipolar order is weakening 
while variety of forces are rising, and Chin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a new world order. In the process of fitting into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more and more 
deeply, China’s diplomatic philosophy and practice has also transformed quietly. So has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reat changes of times. As the impact of the 
external forces has weakened, various forces in this region are rising and becoming increasingly active. 
The changes of relation and policy between great powers in the future, such as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exert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China's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will become more active and aggressive. Meanwhile, china will concentrate more on the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with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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